
埋藏地下百余年，曾是管理京杭大运河最高行政机构

河河道道总总督督衙衙门门的的旧旧日日辉辉煌煌

邹城市石墙镇上九山村———

石村、老井，品味乡韵

石村依山而建，九座山环绕四周，
石屋、石院、石墙、石阶、石井，古石村奇
观浑然天成，这座刚刚获得山东省“乡
村记忆”工程试点的村落，便是邹城市
石墙镇上九山村。

上九山村建在半山腰上，刚一进
村，一座八角形的水井就映入眼帘。因
为年代久远，井口的石头上被绳索磨
出了一道道印子，时至今日，村里留守
的老人仍然会肩挑两只水桶，在深达
十几米的井内使劲摇晃井绳，打上来
一汪冰凉的泉水。

走在村中的小路上，几乎每走几步
脚下便是一块巨大的岩石。顺着石头的
纹路望去，许多村民的房屋都是直接建
在岩石上，“门口的台阶是用旧的磨盘
改的，家家户户都有石头做的神台。”村
里的老人说，山上最不缺的就是石头，
所以家里盖点啥东西，都离不开石头。

上九山村作为千年古石村、文化
古村落，位于儒家文化的发源地，由于
受儒家文化和易经理论基础上的堪舆
(风水)文化的影响，因而在村庄的选
址、规划、布局、建筑、装饰和民风、民
俗等方面体现了儒家的思想和风水文
化，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村里每
家的小院都是古石建筑四合院，院北
面为大门向南的正房，正房两侧为东、
西厢房，正房门左边有供台，以祭祀族
先。四合院的建筑格局和老人住正房，
子女住东、西厢房的生活习惯，反映了
村民们遵守孝道、仁义和礼仪的思想，
是儒家思想对村风民俗影响的体现。

现如今，上九山村还完整保存着
三条明清时期石头建成的街巷，古石
院300余个，古石屋1200余间，乡土古
石建筑数量多且保存基本完整。在过
去的考古挖掘工作中，上九山村曾在
村子南头发现的汉墓中出土了古钱
币，古钱币上有“货泉”二字，此钱币确
认为西汉王莽时期的货币，也证明了
此村庄最晚在西汉晚期就存在，至今
已有近2000年的历史。

本报记者 汪泷

如果不是今年大运河申遗成功，如果不是“文物景点
一条街”正着手重塑老济宁城的运河文化，或许在济宁人
之间口口相传的运河衙门，便只能停留在记忆中了。老照
片中的河道总督衙门气势恢宏、规模庞大，埋藏在位于古
槐路的运河实验中学地下，等待辉煌重现的一天。

埋藏老城地下，考古人员曾进行探查

济宁人口中的运河衙门，其
实是指古代管理、治理京杭大运
河的最高行政机构——— 河道总督
衙门。虽然因为历史久远加之饱
经战乱，现在已难觅踪影，但早在
2010年济宁市全面启动大运河申
遗保护工作时，就曾对其原址进
行过局部发掘。

2010年夏，济宁市文物局根据
史料记载，在原济宁一中古槐校区
(现运河实验中学)宿舍区进行局

部勘探性发掘。“我们按照《济宁县
志》上所标示的位置，在宿舍区南
面挖开了一条长约100米的探沟。”
时任济宁市文物局考古研究室副
主任、副研究馆员的李德渠回忆
说，挖掘到距地面80厘米时，考古
工作者们发现了巨大的青石砖整
齐堆砌在一起，判断为河道总督衙
门的建筑基础和砖铺地面。“当时
我们非常兴奋，又继续发掘了8条
深沟，面积总计350平米。”

李德渠拿出一份道光年间的
《济宁直隶州志》，上面有总督衙
门的平面图。他告诉记者，当时工
作人员们就是根据这份平面图判
断，发掘出的建筑基础分别为西
路建筑基础、中路的西围墙、大门
西侧的八字墙基础、东路建筑的
基础等。“这无疑是进一步确定了
济宁运河总督衙门的位置，将为
今后的恢复重建工作提供更多资
料。”

元代就落户济宁，明代时最为兴盛

关于河道总督衙门，济宁人
聊起的大多是清代时的典故。其
实作为管理、治理运河的最高行
政机构，这座衙门早在元代就已
经在济宁落户。当时济宁还是一
座土城，该机构名为都水监，整体
建筑早就不复存在，所以现如今
已完全无法考证位置。

创作了长篇历史小说《大运
河》的济宁市文物局副局长杨义
堂说，河道总督衙门到明代时规
模最盛，建筑分为左、中、右三路，
门、亭、楼、房等各类建筑100余

间，前衙后宅，占地面积达3 . 6万
平方米。到了清代，河道衙门变为
三个，分别为天津的北河河道总
督衙门、位于济宁的东河河道总
督衙门以及位于淮安的南河河道
总督衙门。“作为疏通、管理、保卫
运河的机构，三个河道衙门先后
被裁撤，济宁的东河衙门保留时
间最长，一直到光绪28年(1902
年)才裁撤。”杨义堂说。

河道总督衙门历经600余年，
先后有188任总督到任，其中既有
禁烟名臣林则徐，也有顺治年间病

死在任上、被济宁百姓尊为河神的
治河名臣朱之锡。如今大运河申遗
成功，很多历史、文化专家都认为
没有运河衙门的济宁，在运河文化
方面缺少了极为重要的一环。为
此，济宁市文物局局长丁海燕提出

“让静态文物会说话”，通过对大运
河的保护，结合大运河文化产业
带、汶上南旺枢纽遗址公园的开发
建设，研究建设运河文化长廊，进
一步加大运河遗产的文化旅游开
发工作力度，重现大运河过去在济
宁所呈现的辉煌。

编者按：今年年初，山东省正式启动实施保护文化遗产的“乡村记忆工
程”。济宁市作为一座历史文化久远的城市，除了丰富的儒家文化、运河文化，
其实田园山水间也隐藏着诸多古村落。经过层层筛选，邹城市石墙镇上九山
村、曲阜市尼山镇夫子洞村两座古村落，率先获得了“乡村记忆工程”试点。本
报将陆续探访这些古村落，将其重现在世人面前。

本报记者 汪泷 通讯员 刘金同

编者按：即日起，济宁市文物局在全市文博系统启动“最美文博人”评选活动，引导
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学习“最美”人物、践行“最美”精神，传递社会正能量，弘扬崇德向
善、见贤思齐的社会风尚。本报也将陆续专访“最美文博人”候选人，将他们背后的艰辛
付出，和对济宁文博事业的热爱，展现在读者面前。

济宁市文物局考古研究室副主任高秀丽———

为了申遗，曾一天三次奔赴南旺

推开高秀丽的办公室
门，厚厚一摞书堆满了她的
办公桌。这些书大多都不是
购自书店，而是这些年为了
配合大运河申遗工作，高秀
丽通过多方搜集相关历史
资料，然后自费印制成册。

1995年参加工作进入
济宁市博物馆担任讲解员，
高秀丽一干就是18年。对于
一个刚参加工作的女孩子，
如果没有出自内心的热爱，
那些晦涩难懂的历史文物
知识无异于天书。也正是出
于这种热爱，高秀丽自费印
制了《济宁市博物馆“文物
精品展览”》，150多页的书
里不仅详实记录了博物馆
馆藏文物的资料，甚至连各

种器皿上的花纹出自什么
年代、代表什么意思都有收
录。

为了把这份工作做到
精益求精，高秀丽在闲暇时
间几乎翻遍了自己能找到
的与济宁有关的历史书籍。

“要讲济宁历史，首先得了
解济宁历史。”一边研究这
些历史书籍，高秀丽还一边
做读书笔记。在济宁市博物
馆，不少讲解员们一提起高
秀丽，首先映入脑海的就是
她桌子上那堆积如山的读
书笔记。

济宁市正式启动大运
河申遗保护工作之后，高秀
丽意识到自己对文物知识
的掌握不能再局限于济宁，
于是着手搜集和大运河有
关的历史文物资料，自己编
制了《大运河申遗文本》作
为参考。“汶上南旺枢纽工

程的青砖上都刻有‘弘治十
年造’，那么弘治十年是什
么时候？那个年代还有什么
有趣的历史典故？这些我都
要掌握。”高秀丽说，讲解不
是机械性的记忆复述，要了
解这些历史文物背后的故
事和意义。2012年到现在，
仅南旺高秀丽就去了40多
次，有时甚至一天去了三
次，“我可以说看遍了南旺
分水枢纽的春夏秋冬。”

现如今，高秀丽每周
都要去几次博物馆，和年
轻的讲解员们分享自己的
经验，尽量让他们少走弯
路。同时，她还在考古研究
室负责着大运河申遗成功
后的资料搜集、整理工作。

“这份工作是我的挚爱，我
渴望通过自己的付出让济
宁人了解家乡，让游客们
还想再来。”

老照片中的河道总督衙门。（资料图）

邹城市石墙镇上九山村村貌。本报记者 张晓科 摄

高秀丽(右)正在和同事们探讨业务。 本报记者 张晓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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